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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天气：多云转阴 18℃～24℃ 南风3～4级 明日天气：小雨 20℃～24℃ 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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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扁豆花是属于秋天的花。入秋之
前，扁豆藤蔓疯了似地生长，密密匝匝的
翠叶如层层绿云堆叠，簇拥满架，却唯独
不见开花。一旦秋风至，绿叶下开始抽
出一根根细长的嫩枝，嫩枝头慢慢钻出
浅红淡紫的花苞，扁豆的花季来临了。
　　扁豆花不开则已，一开便呈现出“千
朵万朵压枝低”的态势来，惊艳得你猝不
及防。立秋刚过没几天，春天种的豆角、
黄瓜的花朵便开得日渐稀疏。随着秋意
渐浓，它们本来翠绿的叶片慢慢染上黄
色，显然开花结果的后劲即将枯竭了。
扁豆异于它们，秋天是扁豆花撒欢的季
节，一根花枝上开出的花有几十朵，无数
根花枝掩映在层层藤蔓间，眼前像堆起
一大片紫色的云霞，惹得蜂飞蝶舞，穿梭
其间，好不明艳，好不热闹。
　　秋天的小院，随着春菜的落幕，本来
是要走向寂寥的，但只要院子里有一架
扁豆，情境便会逆转。花开满院总会给

人无尽的遐想，即使是在万物逐渐凋零
的秋天，也能令人对生活重燃希望。
　　扁豆花是一种务实的花。它不像冬
瓜、南瓜、丝瓜这些雌雄花异体的单性
花，虽会长出很多“诳花”，却一个瓜也结
不出来——— 它们只负责提供花粉，需要
蜂蝶或人工来授粉才能结出果实。扁豆
花就不一样了，它是雌雄同花自花授粉
的两性花，每一朵花都是一枚扁豆荚。
扁豆是一种极其省心的作物，不需要太
多打理，一簇簇扁豆花结出一串串扁豆
荚，即使你每天采摘，也摘不尽。这种务
实，常令我感动。
　　扁豆花结出的果实叫扁豆，在我老
家叫眉豆，也有叫月扁豆的。叫扁豆是
因为它形状扁平，叫眉豆是因为它状似
蛾眉，叫月扁豆是因为它形似月牙儿。
关于扁豆的吃法，也是多种多样——— 煸
炒凉拌，烧汤做馅，都可以。但是烹饪前
有道工序必不可少，那就是焯水，在沸水

中加少量油、盐焯两分钟再烹饪，会使扁
豆的色泽更加翠绿，口感更加脆嫩。
　　那天，我在院子里整理菜架，二楼的
邻居在阳台上修剪花枝，跟我闲聊起来。

“你家的菜长得真好！”邻居赞叹道。“扁
豆不大用打理，比较省心。你家的花种
得也不错！”我回应道。“我家这棵爬藤月
季在花盆里生长太受限了，送给你种在
院子里吧。”
  邻居爱养花，又是热心肠，所以给我
的印象很好，我欣然接受了他的馈赠，并
摘了一大包扁豆回赠。“自己种的，尝尝
吧！喜欢的话，过来摘就行。”邻居家的女
主人很高兴，脸上的笑靥像一朵盛放的
扁豆花。和谐融洽的邻里氛围，因为我
种的这架扁豆悄然而生。
　　院子里，秋风起，扁豆架上绿叶婆
娑，红紫摇曳的扁豆花洋溢着蓬勃的生
机，艳丽中透露出质朴，点缀着流逝的时
光，诉说着光阴的故事。

满架秋风扁豆花
□王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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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流年
□徐依凡

　　童年里的快乐悲伤，都是我们每个
人成长过程中抹不掉的记忆。
　　孩童时代的我特别调皮，邻居家菜
园里的萝卜、黄瓜甚至是庄稼地里的玉
米，都会不时被我和伙伴们“洗劫”，之后
往往会遭到邻居投诉，随之而来的便是
父母的一顿棒喝。
　　春暖花开的时节，河里的冰开始慢
慢消融，柳条也换上了嫩绿的外衣，略带
羞涩的春阳柔柔地抚摸着大地，万物都
伸长了脖颈，似乎在等待一场春雨的滋
润，感受春天的生机。
　　就是在这么美好的景致里，我们这
群小魔怪又“蠢蠢欲动”了，大家一个个
叠起罗汉，爬上比自己个头高得多的大
树，然后折下一根根柳条当马鞭，坐在树
杈上边挥舞边放声大笑；一些灵巧的小
伙伴还会将柳条的皮拧下来做成哨子，
吹奏美妙的音乐。就这样，漫山遍野的

花草被吹艳了，河流也被吹得更加清澈
了，那美妙的乐曲漫过山川跨过大海，晕
染了我们一季的无忧。
　　当我们还是小孩时，不曾感慨光阴
似箭，也未曾想过珍惜眼前拥有的事物。
往往都是在经历成长的风雨后，才恍然
大悟：童年是如此贵重，藏在深处的记忆
是如此清晰。
　　长大后的我，在一个偶然的机缘下
重新回到儿时的学校。当年埋下的树种
如今已长成参天大树；昔日破旧低矮的
教室已变成整齐明亮的高楼；曾经偷偷
在桌底下刻的“我喜欢你”，早被时间的
风霜吹平……最令我难忘的是那些对我
苦口婆心的老师，很多头发已花白，时间
的划痕无情地印在了他们脸上。小时
候，因为调皮而被老师责罚的场景还历
历在目，那时对他们恨之入骨，如今却只
有敬重和亲切——— 我们已由师生变为同

事，我在他们面前变得腼腆、拘束，甚至
还有一丝羞涩与不安，生怕犯错受罚。
　　看着教室里端坐的孩子，我时常陷
入回忆不能自拔。闲暇时，学生们会常
围着我跟我谈心。他们最喜欢听我讲小
时候的趣事，我一边讲一边用动作比划，
那样子就像我又穿越回无忧无虑的
童年。
　　细细算来，记忆里的小伙伴已是奔
三的年纪，大家褪去稚嫩的外衣，各奔东
西，散落天涯。曾经那些因为顽皮而被
父母痛斥的哭喊声，那些在林间河畔嬉
戏的银铃般的笑声，都留在过去的山水
间了。
　　时间，在流转间带走了青葱岁月，改
变了我们的容颜，却让儿时的记忆愈发
厚重。曾经，为一颗糖果滋生的矛盾也
好，为抢一根冰棍打架的荒唐行径也罢，
都是我生命里最美的时光。

始信荷有香
□赵婷婷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喜欢看花。
从春来的第一朵迎春，到秋去的最后一
朵紫薇，梅花、玉兰、海棠、蔷薇、鸢尾、绣
线菊、金鸡菊……全都在我的眼睛里、在
我的镜头中留下了美丽的身影。这其
中，我最爱看的是荷花。然而荷花不像
上述花儿，大都生长在行道旁，可以一路
走一路看。想看荷花，我就得专程赶到
池塘边、湖边，并且荷花在炎夏时才开得
最美最盛。即便如此，我也从不惧路途
遥远、高温暴晒，年年夏天都要不定时去
看望她们。
　　第一次认真地看荷花，是女儿三岁
的时候。某天中午，我抱着她走二里路
去看月牙河的一小片荷花。那个小小的
湾塘周围生着丛丛的芦苇，不远处开着
几朵清丽脱俗的淡粉色荷花。看着那几
朵清气四溢的荷花，我心里一直回荡着
歌剧《美丽的磨坊女》选段：“你潺潺地说
些什么/我一句也没说/那是美人鱼在唱
歌/用这清丽的音色……”
　　每次看荷，都只能远远地观望，她们

生在水中央，在团团地荷叶上散发着清
绝的气韵，令我每每想亲近而不得。周
敦颐写莲：“香远益清，亭亭净植。”荷花
每一朵都孤处水上，不争抢，不喧嚷，确
有“亭亭净植”的仪态。然而我看了这么
多年的荷花，却从未闻到过荷花的香气。

“香远益清”到底是周敦颐的想象还是确
有此经历呢？
　　小区门口的花店突然卖起了荷花，
看店主拍的图片，花瓣层层展开，甚是惊
艳。我赶忙前去买了两支，并依店主的
指导，一层一层地将花瓣剥开。当剥到
三四层的时候，就有一缕缕馥郁的香气
涌进鼻腔。我顿觉惊喜——— 荷花果然是
有香气的，古人诚不我欺！我将荷花插
在客厅的橱柜上，当我在餐厅或厨房忙
碌时，依然能闻到隐约的香气——— 荷香
确实可以远播，但气味却浓郁得很，实在
算不得“清”。
　　我不禁想荡舟荷塘，近距离闻一闻
天然生长的荷香，感受一下净爽的荷风。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低头弄莲

子，莲子清如水。”这个季节，满池的荷花
已经凋谢净尽，只剩一支一支的莲蓬立
在半枯的荷叶上。济南大明湖边有人卖
新鲜的莲蓬，剥开后是透着点白色的嫩
绿的莲子。一直不理解为什么说莲子

“清”如水，若说莲子之青碧之色与荷叶
之下的水色如一，尚可说得通，但“清”字
实在费解。
　　弄不懂就由它去吧，不如怜取眼前

“荷”。在花尽之后仍有荷花可赏，是现
代科技赠予我们的意外之喜。花瓣重重
的荷花在案几之上释放着浓丽的光华，
却失了点儿荷的清韵。荷半开、叶微卷，
此乃未满之象，更有无尽的生机与变数
在其中。倒不若店主所说，一者打开，一
者维持花苞的原样了。
　　


